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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吉市法轮功学员张晶波
遭受的残酷迫害 

下面是吉林省延吉市法轮功学员张晶波诉述她所

遭受的迫害。 

我叫张晶波，女，三十九岁，未婚，吉林省延吉

市人，于一九九六年八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因生活所

迫，九七年去新加坡打工，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为向政

府讲清法轮功事实真相，我回国上访，没想到被以莫

须有的罪名劳教了三年。 

在劳教所的长期身心双重迫害下，我出现了严重

的高血压病症，最后劳教所怕我死在里面，给我办了

保外就医。我回到了家，有关部门的骚扰使我无法安

心养病，在此种情况下我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也

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使我的病完全康复。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四日晚八点左右，我外出回

家。骑车刚到楼下，突然从一辆面包车里冲出来四、

五个男便衣，不容分说便将我绑架到延吉市国保大

队。听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为首的是国保大队中队长宋

立海，其余几人全是朝鲜族。只知道其中一人姓吴

（音）。在国保大队里，他们对我进行了刑讯逼供，

所用的酷刑令人发指。 

我被带到国保大队的一间屋子里，由三个恶警轮

番的轰炸，大约过了近一小时，他们发现轰炸失败，

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对我进行了酷刑迫害。先用脚

铐将我的双脚铐上，再让我坐在一个高靠背铁椅子上

后，将我的两个胳膊拽到后面的铁椅子靠背上用手铐

将两个手腕反铐上。 

他们又将我的两个肩膀用力向后拉，并用布条将

两个胳膊紧紧绑住，当时我立刻觉得两个胳膊钻心的

疼痛，汗立即顺脸淌下来；他们又拿了一个高靠背铁

椅子放到我的前面，将我带了脚铐的脚放到铁椅子靠

背上，这时我的整个身体呈现 V形状态。一切准备就

绪后他们开始对我上刑。 

姓吴的恶警在我背后，将两个反绑的胳膊猛力向

上推；小个子恶警在我前面将两个被脚铐固定的脚也

猛力向上推，顿时我觉得更钻心的疼痛向我袭来，那

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几乎让我晕了过去，头脑中只剩

一点意识：可能我的胳膊、腿都断了。 

他们反复的这样折磨，看我痛的要昏过去了，就

暂时放下来，停一会又开始上刑。这期间因为太痛，

我被固定住的腿有些松动，宋立海也过来帮忙参与迫

害，将我的腿固定住。酷刑在我一次次半昏迷中暂

停，又在一次次清醒中开始，我感到自己的魂魄痛到

快离开身体了，呼吸困难，意识在一点点的消失。最

后恶警们见我已被迫害 到神智昏迷，怕将我折磨

死，才停止了这场酷刑迫害。将我的两条腿放下来，

但两个胳膊却仍然反绑在椅背上。这时，我听见有人

问几点了，另一个回答说三点，也 就是说他们对我

酷刑逼供了近六、七个小时。 

四月十五日上午十点左右，我被送入了延吉

市拘留所。当我被他们从铁椅子上放下来时，整

个身体瘫软在地上，根本无法行走。可是这些没

有人性的恶人还骂骂咧咧的说我是装的。 

进拘留所的第二天，六一零的两个人来提审

我，他们讲是因为接到拘留所提供的我被刑讯逼

供的事，来调查一下是否属实。我讲述了被酷刑

迫害的过程，并把迫害后留下的伤痕展示给他们

看。可是看后他们告诉我国保大队称，这些伤痕

是在绑架我的过程中因我挣扎造成的，还说并没

有对我进行过酷刑迫害。听到国保大（转下页）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午，

两千多名法轮功学员和正义人士在美国曼哈顿唐

人街举行盛大游行，展示法轮大法洪传世界八十

多个国家的美好，并以巨幅标语谴责中共利用四

川地震这样的国难加剧迫害法轮功。 
来自华盛顿 DC 的黎爱玲说：“很多法轮功

学员听到四川的地震，内心悲痛，大家都以自己

力所能及的方式对灾民提供实际的帮助。”她

说：“中共利用国难再一次抹黑法轮功，编造侮

蔑法轮功的报导，企图转移中共在震灾中的罪

责。实际上，中共没有预报地震，也没有事先通

知老百姓以减少伤亡。倒塌的很多都是学校，而

政府大楼却很少倒塌。国际社会要援助赈灾行

动，中共因政治因素而迟迟不让他们进入，不把

老百姓的生命当回事，延误救人的时间。中共才

是人民的祸源。救中国就要退出中共。” 
在台湾东海大学任教的李德良表示：“我飘

洋过海自费来到纽约，想要告诉人们，中共残酷

迫害法轮功仍在大陆发生。迫害不停止，我们就

不会停止告诉人们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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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逃生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五月

十二日下午两点刚过，四川省发

生了罕见的 8.0 级大地震，数万

人被掩埋在废墟中，令人悲痛。 

北川县受灾最严重，北川县

某中学主教学楼塌陷，死亡和失

踪人数超过一千，然而该校有一

个班的学生全部安全逃生，知情

者无不称奇。 

这个班的学生即将毕业，五

月十二日下午，班里没有课，学

生要求体育老师小林（化名，法

轮功学员）给上节体育课，当时

小林也没有课，就答应给他们上

体育课。 

小林和学生们刚走到操场上

不久，就发生了地震。学校的房

屋瞬间垮塌，地裂开约六十多厘

米，一个孩子掉了下去，小林马

上把孩子拽上地面。操场旁是

山，由于地震引起了巨大的山体

滑坡，大大小小的石头轰隆隆的

从山上滚下，砸在小林的身上、

手上、脸上，将小林的腰砸伤，

手、脸被砸青，但不影响行走。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小林

想到了孩子们的安全，她马上向

法轮功师父求救：“师父，救救

我们吧！”这时，神奇的一幕发

生了：正在下落的大石头象接到

了命令，突然停在了那里。 

小林马上给学生们讲真相：

危难来时，只有明白法轮功真

相、顺应“天灭中共”的天意、

退党团队才能保命。全班二十三

个学生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全部

退团退队。由于在操场上，没有

纸，全班学生郑重地在一个拆开

的烟盒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留

下了这份特殊的“三退声明”。

全班的孩子都得救了！◇ 

（接上页）队对此事明目张胆的撒谎，我对“六一零”的两个人

说；“你们可以找一个医生来，如果他还有一丝丝的人性、良知，

他会告诉你们拉扯留下的痕迹与酷刑迫害留下的痕迹到底有何不

同”（当时经过酷刑迫害后的胳膊根本就无法正常抬起）。“六一

零”的人又问了一些事，最后却说：“你敢不敢对你所说的话（酷

刑迫害的事实）负法律责任？”我看了他们一下，笑了，我说：

“我敢对我所说的话负法律责任，可是你们对我们讲过法律吗？”

为了抵制这种惨无人道的迫害，我开始了绝食抗议，到第三天

时不知他们给我打的什么针，当打到一半时，我感到心脏异常跳

动，身体出现麻木状态，最后被送进了延边医院急诊。经医生检查

当时的血压高达：高压 200；低压 130，生命很危险。 

七天的绝食绝水，使我身体出现多种并发症，整个人处于生命

垂危状态，但国保大队根本不管你的死活，还是于二十一日将我送

往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后因劳教所拒收，才不得已将我放回。

百姓大实话： 
唐山大地震时，距唐山市只有一百一十五公里的青龙县是重灾

区，有十八万间房屋倒塌，但当地百姓事先听了地震专家的话，所

以全县四十七万人口无一人死亡；而那些听信了党的话的，有二十

四万人冤死。 

当年，那些相信党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

者足戒”，而给共产党提意见的，都被党打成了右派；当年那些听

党的话搞“大跃进”的人，几千万人活活饿死在自己的村里；今

天，中共搞的“自焚”、“杀人”等对法轮功的诬陷栽赃，谁要是

听信了，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幸。 

老百姓有句话：“吃一百个豆儿还不知道腥？”看看《九评共

产党》中的史实，再看看身边那些明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得

福报的实例，咱们老百姓真该自己学尖点儿了。◇ 

吃一百个豆儿还不知道腥？

四川大地震，造成巨大伤亡

和财产损失。地震发生后，中共

媒体一再强调地震的不可预测

性。但大量的证据证明这次地震

是有预测的。 

● 地震专家、中国科学院工

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李世辉先

生撰文指出，中国的地震科学家

耿庆国在 2006 年根据大旱与地震

关系，预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 7
级以上地震。他又根据强磁暴组

合理论，明确提出“阿坝地区 7
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 2008 年 5
月 8 日（前后 10 天以内）”。 

● 2008 年 4 月 26 日和 27
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

测委员会”做出下列预报：在一

年内（2008.5～2009.4）仍应注意

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

近可能发生 6～7 级地震。预报

的文字报告于今年 4 月 30 日上

报中国地震局。 
● 2008 年 5 月 3 日，天灾

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先

生，又向中国地震局发了汶川

地区可能发生强震的预报。 
● 2008 年 5 月 3 日，地震

发生的前 9 天，四川阿坝州防

震减灾局接到群众咨询电话，

要求采取地震措施。为保奥

运，有关部门积极辟谣，说没

有这回事。 
● 政府部门和军工企业人

员都在地震发生前被告知预防

地震；为政府挣钱的矿井和国

营企业，事先都被告知暂时性

停业；甚至有官家小孩的学校

也被告知迅速撤离。而绝大多

数老百姓都没有得到政府的通


